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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粑粑，油粑粑，味道顶呱呱；要
问哪儿有，凉水口是它的家⋯⋯”

当我走进湖南桑植的凉水口时，隐约
听到这首桑植民歌。

不言而喻，在全国范围内，手工做的
食品，很多，如蒿子粑粑，荞麦粑粑，包
谷粑粑，油粑粑⋯⋯但或许因为别的食料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捏揉制作起来，费
劲，偏让油粑粑成为舌尖上的中国受宠的
一种食物。

不 少 地 方 都 有 做 油 粑 粑 的 方 法 与 模
式，但，味道最好的，要数湖南桑植凉水
口的，吃一口，都上瘾。

当初自己在凉水口工作时，常上街买
这里的油粑粑吃，常听到当地的油粑粑救
活过养伤红军的故事。

刚炸出的油粑粑，既烫又脆，芳香四
溢。

我蹲在摊位边吃。吃完，一抺嘴，笑
了。

离开凉水口，有时出差外地，一看见
油粑粑，我就买它一两个。尝后，总觉其
味逊色于凉水口的。

若 干 年 过 去 ， 凉 水 口 的 街 变 了 ， 变
宽，变净，变繁华。

我走在这街上，左观右看，只为找寻
撩人心脾的油粑粑。果然，一回眸，看到
炸油粑粑的摊位，看到曾经熟悉的炸油粑
粑的那个女人。而今，她的脸刻上了岁月
的痕迹，油光中，映出的那张脸快乐、火
红。

站在她的摊位前，或许她不认得我是
她当年的老顾客，但我仿佛看见她推着小
三轮准时来镇上农贸市场的背影，又仿佛
看见她在架锅，倒油，烧火，炸油粑粑⋯⋯

她看我一眼，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便
说：“稍等，油粑粑快好了⋯⋯”我微微
一笑，说起当年在凉水口吃油粑粑的往
事。听后，她笑了起来:“今天，让你过把
瘾，尽管吃⋯⋯”。

为什么吃了凉水口的油粑粑会上瘾？
我问。

她一边炸油粑一边告诉我，油粑粑，
光有外表，不好，还得有“干货”。包馅
中的大蒜、肉都得新鲜，既不能太多，又
不能太少，盐要拌得合适，烧油的火也不
能过猛。

还有其他的技艺吗？我继续问。
她笑着说，那还多着呢。她伸手往远

方一指:“凉水口的水好，山那边还种了大
量的黄豆和优质稻⋯⋯用大米、黄豆融合
撵细，伴水磨出浆来，再用模具容器放入
调制好的馅儿，等锅中的菜籽油一翻滚，
就炸起油粑粑。

油粑粑一炸，整条街都能闻到淡淡的
香味。

炸 出 的 油 粑 粑 ， 呈 圆 形 ， 象 征 “ 圆
满”；色泽金黄，象征“富贵”。

《老残游记》 中说到口蘑炖鸭，自是
佳品。凡吃过这里油粑粑的人，算是平生
难忘的一次口福，称这是佳品中的佳品。
只要用嘴一咬，那“嘎叭”“嘎叭”的声
响，足可证明其油粑粑的酥脆爽口。

我再次吃上凉水口的油粑粑，那味道
不曾改变。逢场的时候，山里的娃跟大人
赶上几十里的山路，就是为了买这里的油
粑粑⋯⋯

凉水口的油粑粑，锁住了大山里独有
的味道。

凉水口的
油粑粑

谢德才
谷 雨 是 春 天 最 后 一 个 节 气 。

谷雨，稻谷的谷，春雨的雨。谷
雨的使命，是完成从生机盎然的
春，到热情似火的夏的衔接，这
真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过渡。

雨 生 百 谷 。 自 称 “ 明 农 隐
士 ” 的 王 子 进 在 《二 如 亭 群 芳
谱》 中 曰 ：“ 谷 雨 ， 谷 得 雨 而 生
也。”谷雨时节虽然多雨，但这雨
并不恼人，牛毛细雨中，常有身
披蓑衣、头戴斗笠的农人，在如
镜的水田里快速地插着秧苗，让
人不由想起张志和的 《渔歌子》：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诗词中描写的对象虽是悠闲
垂钓的渔夫，但这幅用诗写成的
山水画，用在此处却也十分贴切。

雨 滋 润 万 物 ， 谷 滋 养 生 灵 。
谷雨，一个包含有对自然秩序敬
畏、尊重、顺应的富于寓意的词
汇，从中人们可以看出一种神示
或 伟 大 象 征 ； 庄 稼 天 然 依 赖 雨
水 ， 庄 稼 与 雨 水 密 不 可 分 。 儿
时 ， 我 常 常 沉 醉 于 故 乡 的 谷 雨 。
刚栽下秧苗的稻田青绿可人，这
绿 连 成 一 片 ， 显 得 规 矩 、 齐 整 ，

又 这 般 灵 动 ， 还 带 着 浅 浅 的 湿
意。站在田埂上举目远眺，我看
见 原 野 开 阔 ， 我 听 见 布 谷 声 声 ，
和着零碎的蛙鸣，共奏一曲暮春
华章。

谷雨，既是播种季节，也是
收获季节。清明后，谷雨前，气
温回暖迅速，山上层层叠叠的茶
树，竞相睁开惺忪的睡眼，宛如
鸟雀小舌头一般的嫩芽，沾着露
珠，饱吸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上
蹿 。 有 人 认 为 清 明 茶 比 谷 雨 茶
好，我不敢苟同。没错，清明茶
细 嫩 ， 但 两 三 泡 之 后 ， 味 就 淡
了。而谷雨茶，泡起来的茶叶舒
身展体，鲜活得如枝头再生，染
得春光盈眼。抿一口，顿觉缕缕
清香溢出，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烦
恼，顷刻便烟消云散了。

人 到 中 年 ， 开 始 尝 试 着 养
生，远离烟酒，结伴佳茗。我了
解到，谷雨喝新茶的习俗其实由
来已久，酷爱古诗的我也读过不
少谷雨品茗的诗作，如唐代诗僧
齐己的“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
烟 。 绿 嫩 难 盈 笼 ， 清 和 易 晚 天 。

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地远
劳相寄，无来又隔年。”清人郑板
桥的“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
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
壶 新 茗 泡 松 萝 。 几 枝 新 叶 萧 萧
竹，数笔横皴淡淡山。正好清明
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北宋
苏轼的“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
长 鲜 谷 雨 春 。 静 试 却 如 湖 上 雨 ，
对尝兼忆梦中人。”

是 啊 ， 谷 雨 时 节 ， 雨 后 天
晴，翠竹亭亭，新叶萧萧，一杯
香茗，三朋四友，坐饮其间，好
不惬意！

谷雨的春光也是极好的。人
间四月天如盛装而出的女子，无
边的春色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
乡间，桃花与梨花，总是安静而
朴实开着。地面上，满是茸茸的
青草，还有紫云英、蒲公英点缀
其间，让人觉得甜美而温馨。那
些 花 儿 自 顾 自 地 开 着 ， 白 天 在
开，夜里也在开，它们竭尽全力
地，准备把春光演绎到最后⋯⋯

谷雨，谷雨
魏咏柏

黄龙洞
我是洞顶往下生长的石钟乳
你是洞底往上生长的石笋

我来到这世上
就为了和你相遇

你奔向我，我奔向你
最后连在一起，成为石柱

我来到这世上
就是为了和你融为一体

黄龙洞里的爱情上演了几亿年
告诉人们，什么叫等到海枯石烂

天门山
心比天高，绝世独立

任凭刀削，斧砍，雷劈
不改拔地而起，直上青云之志

登天门，穿天门，身轻如燕
摸着云，揽着云，挨着云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此时，身心俱忘，灵魂出窍

登上天门山
你就是王，你就是上帝

杨家界峰墙
那峰丛、峰墙、峰柱，威风凛凛

无根的叫石头，有根的叫山
石头的精气神，就是山的根和魂

我轻轻触碰那坚挺的山脊
原来，比石头更坚硬的是骨头

勇士的脊梁，硬过岩石，高过蓝天

那一棵棵青松，咬定青山
寒暑不移，风雨不放松

最终修炼成
一尊尊不食人间烟火的佛

宝峰湖
天子山梳妆的一面镜子
镶嵌在奇山秀岭之间

隐藏的碧波，水天一色
比大海更湛蓝

薄薄的云雾托起山的烟岚
像罩着面纱的闺中美人

保持着一贯的矜持和冷艳

天上的丝绸是月亮
地上的丝绸是宝峰湖

水绕山行，多像张家界的一块绿披肩

茅岩河
在岁月积淀的泥沙中

一往无前，努力澄清自己
一条狭窄的河流越走越宽阔

流泉飞瀑，喷云吐雾
绘声绘色的美和才华

正好与追求的高雅境界相匹配

山的国画，水的彩图
茅岩河的流向就是乡愁的方向

奔向故乡的路上义无反顾

金鞭溪
仙人拨开云雾，看世态炎凉
一挥金鞭，人间千年万年
我听见，土家姑娘的山歌

一千次的转弯
歌声从岩石里渗出来

我把溪水轻轻拍在脸上
就像洗净月亮的忧愁

我把所有的景色都拍进镜头
一半用来回忆，留给岁月

一半用来取暖，覆盖我的余生

苦竹寨
撑起乌篷船，我去苦竹寨

去看古老的风火墙，低矮的吊脚楼
门前的石狮，窗下的雕花
向天际张扬着昔日的风骨

蓝天白云，朱楼黛瓦，青石院落
一树树金桔高举着黄灯笼
照亮了满村奔跑的孩子们

以竹筏为马的商贾汉子
在澧水河上，奔驰如飞

余晖下的光影，诉说怎样的流年

将军岩
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有序地调动一兵一卒
一个巨人长在天空里
挥手撕下一片片云霞

用大将风度，沟通天地，对话山水
和星辰倾诉衷肠
与蓝天共舞霓裳

你在苍穹之上，俯瞰层峦叠嶂
眼神里露出母亲般的欣慰

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高

张家界短笛 （组诗）

杨万宁

如 果
如果青春没有爱情
就像春风没有来临

生命的种子
错过了花季

如果青春没有爱情
就像干涸的河水
季节没有讯期
河床失去意义

呵，请给我爱情
请不要紧闭你的心扉
请不要掩盖你的激情
也不要吝啬你的美丽

你的名字
手掌里写上你的名字
拳心里攥紧你的名字

母亲说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就这么亲切的呼唤

手掌里写上你的名字
拳心里攥紧你的名字

我用最古老的爱的方式
一次一次呢喃你的名字
一遍一遍亲吻你的名字

我害怕这三只小鸟
从《辞海》里飞出
鼓动绿色的羽翼

飞进远方的红树林⋯⋯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它是生活的咏叹调
在寂静的山谷
我独自哼唱

悠长悠长的歌谣
像风吹过我的脸庞

我手中的风琴
早已凝固

有一首歌
在心灵深处唱响

像潺潺泉水

在山谷里流淌

泪水与微笑
我从原野走过

唱着一支忧伤的歌
每一朵花儿听后

都暗自叹息
那是我昔日的泪水

我将心扉开启
像刚刚打开的情书

一阵风吹来
我赶紧合上

那是我独自的笑声

回声
一只绿鸽放飞

却从此没有回声
我只好爬上山岗
把呼喊交给山谷

我听到了回声
那是一个人的名字
拖着长长的尾音

从石壁撞进我的心扉

心与星
我把心打开
你能看到
如果靠近
你能触摸

再近
你能听到心跳和呼吸

可你的心
好
远

有些像天上的星
一切仿佛宿命

我不祈求
心心相印

但愿每晚都能
仰
望

深邃的夜空
你在我头顶闪烁

爱的歌声 （组诗）

胡家胜

万事因缘，我信。
如果不是由于特殊的因缘际会，

我不会来到贾平凹老师这个传说中的
书房。之前，我从未奢望过要去拜访
贾老师，我甚至已经订好了回程的
票，但在接连几次误操作之后，原定
的行程不得不延后。这个多出来的下
午，犹如天赐。

贾老师的书房里很少见到书的踪
影，最多的是各式佛像，瓷的、陶土
的、铜的，半身的，全身的，把三个
房间摆得满满当当。

贾老师的书桌，也安放在各式佛
像的围绕之中。大大的书桌上，仅有
一小块地方是空白的，容贾老师伏案
写作。在佛祖的注视下，贾老师心地
澄澈，抓笔有痕，坚持每天写 2000
字以上。就在这张书桌上，贾老师近
期完成了 50 万字的 《山本》。

我们饶有兴趣地坐到这张写出了
很多著作的书桌前，说要拍照留念。贾
老师笑吟吟地说道：“好嘛好嘛。”还指
导拍照的伙伴选取合适的角度：“你
就这个样子拍，左右留两尊佛像。”

日日端坐在佛像中间，贾老师身
上也散发出佛性的气息，低眉垂目，
宽厚慈悲，虽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大
师，却没有一点架子，平易得就像家
中的长辈。

他跟我们握手，几位曾经见过的
朋友他一下子就叫出了名字：“见过
的，见过的。”

我跟贾老师自我介绍：“我是来
自上海的女警。”他微笑着说：“我看
你不像女警嘛。”

我 跟 他 合 影 ， 问 他 照 片 好 不 好

看？他笑，说，跟我合影你肯定好看
嘛。

他 招 呼 大 家 吃 苹 果 ：“ 吃 嘛 吃
嘛，这是我老家的苹果。”我拿起一
个红红的苹果，咔嚓咔嚓地咬着，爽
脆、甘甜，像咀嚼着陕南的阳光。

他招呼大家喝茶，茶碗很大，是
过去家里用的饭碗，家常，随意。一
时间，就像置身于陕南的某个农村小
院，宾朋满座，满室春风。

他讲自己外出开会的情形，说穿
西装就像穿着朝服，拘束，不自在。
大 家 笑 问 他 会 不 会 扎 领 带 ， 他 笑 ：

“不会嘛。”
我们团团围坐在贾老师的周围，

头顶上方，挂着一面贾老师亲自书写
的匾幅，“耸瞻震旦”四个大字苍劲
老道，是踮起脚尖追赶太阳的意思。
面前，是一方木桌，木桌正中置一黑
色巨砚，古朴端方。

这天贾老师心情很好，主动提出
给我们写字。

楼 上 ， 有 一 张 铺 着 毡 子 的 大 书
桌，是贾老师泼墨挥毫的所在。顷刻
间，“无碍”“三年学琴，精神寂寞”

“明月入怀”“抱朴含真”等等大字从
贾老师的笔下缓缓流出。

轮到给我写时，我想都没想，脑
子里立马闪过四个字“一静出尘”。我
安静地看着这四个字一个一个从贾老
师的笔端生长出来，拙朴，有力量。恍
惚间，似乎这些字不是我自己主动想
要的，而是来自某种神秘的谕示。

同行的伙伴捧着字，个个欢喜赞
叹，每个人得到的字都是当下的心
情，当下的感悟，当下的造化。

房 间 里 这 么 多 佛 一 定 看 见 我 们
了。我想。

传说中，贾老师的书房因为摆放
着很多佛像，来的人如果因缘未足，
会镇不住，心思邪侫之人会坐立不
安，心胸狭窄之人会露出本性。但可
能仅仅只是传说而已。

我拿到“一静出尘”四个字后，
欣喜地拍给一个好朋友看，他是贾老
师的同乡，也是得到过贾老师精心扶
持的实力作家，有一年，贾老师来上
海，两人曾联床夜话，聊到凌晨一
点，那次长聊，他从贾老师身上汲取
了丰厚的精神力量，从此更加发奋努
力，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看到贾
老师在给我们写字，他说自己的书房
刚刚装修好，能不能求贾老师题个书
房名。

我 答 应 试 试 。 我 把 朋 友 拟 好 的
“善书房”“养善房”让贾老师帮忙选
一个，贾老师说：“就叫养善房吧”。
提笔刚要写，又搁下，说“等他下回回
来我给他写吧。”我只好跟朋友说：“贾
老师说等你回来帮你写。”朋友也坦
然，说，好吧好吧，难为你了。

遗憾间，贾老师已经替最后一个
朋友写好了字。正要收笔，又招呼
我：“来嘛，那个谁的书房名我给他
写吧。”

几分钟里，心情一路颠簸，从小
心试探，到欣然同意后的窃喜，到被
拒后的尴尬，到旁人指责后的窘迫，
又到要求满足后的意外。当“养善
房”三个虬劲有力的大字拿在手里
时，我有些想落泪。

传 闻 贾 老 师 从 不 赠 字 ， 今 日 得

赠，已属难得，又代朋友求赠，更加
不妥。但这位朋友幼年丧母，少年失
兄，一路跌跌撞撞，从贫困的陕南乡
村走出，辗转来到上海，不知饱尝过
多少人的白眼。自从与他结识，我敬
佩他的才华和毅力，待之如兄长，只
要他求助，我从来不曾拒绝，总是尽
我所能帮助他，我愿意是他在异乡的
亲人和助力。

此刻，也如是。
我和朋友都不是物欲强烈之人，

也许在旁人眼中，贾老师的字就是真
金白银，但在我和朋友眼中，这是贾
老师给予我们的点拨和加持。要涵养
一颗善良的心，要在安静中超越凡俗
生智长技。“善”与“静”其实一直
都是长在我们心里的。

大概我这个朋友也是因缘具足之
人，所以贾老师才会又一次转念，满
足了我的不情之请。

我上前拥抱贾老师，掩饰差点流
下的泪。贾老师拍拍我，他是如此宽
厚的长者，世事洞明，慈悲温和。

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我们告
辞，看到书房门口有一行小字“我家
主人在写书，勿扰。”小字憨态可掬，让
人欢喜。贾老师最怕打扰，但我们又
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他两个小时。

贾老师送我们到电梯口，那是他
一直笑言的“村口”。电梯门缓缓关上
时，看见贾老师仍在电梯门口挥手。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此行
最大的收获并非只是得到了贾老师的
墨宝，而是悟到了要修一颗温柔坚定
的心，俯仰无愧天地，行止无惧神佛
审视。

探访贾平凹老师的书房
陈 晨

眷恋 苗青 摄


